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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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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
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

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

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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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两汉时期，由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边地
游牧民族生产方式的差异，致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圈

频频受到边地游牧民族铁骑的侵扰，由此产生了严

重的边塞问题；而作为对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

真实记录的《史记》与《汉书》，自然也密切关注到

了边塞状况以及发生在边塞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本文对有关记载和描绘，试从如下几个方面给予分

析和梳理：

　　一　边塞观念的确立

《史记》中云：“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

害。”［１］３３１７《汉书》亦云：“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

边境，汉兴，尤被其害。”由此可见，边地游牧民族和

中原的华夏诸族之间，在很早就存在着侵扰与反抗

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两种不同性质的生

产方式决定的。这些游牧部落，长期居留在中国

西北部，以饲养牲畜为业，居无定所，“随草畜牧而

转移”。［２］３７４５他们“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民风彪悍，“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１］２８７９游牧部

落由于其生产条件的制约，夏秋时节水草肥美之

时，他们能自足；但是，当冬春之际或天气变异之

时，其生存受到威胁，兼之“人习战以侵伐，其天性

也”。［１］２８７９于是常常南下侵扰中原的诸夏民族，劫

掠财物，虏杀人口，严重威胁到中原人民的生存，激

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这种战争一般发生在边地，

于是产生了边塞问题。

先秦时，“边”、“塞”是分开讲的。“边塞”一词

连用，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大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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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去病，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去病

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

报。”［１］２１０５此处大司马即是霍去病，联系其人事迹，

可知，引文中“边塞”含有边地要塞之意，古今意义

已差别不大。班固《汉书》中边塞一词总共出现了８
次。本文择其４例分析之：

甲、《汉书·昭帝纪》：“以边塞阔远，取天水、

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２］２２４

乙、《汉书·李广苏建传》：“（李）凌败处去塞

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凌死战，召凌母及妇，使相

者视之，无死丧色”。［２］２４５５

丙、《汉书·陈汤传》：“敦煌太守奏：‘汤前亲

诛郅支单于，威行国外，不宜近边塞。’诏徙

安定。”［２］３０２７

丁、《汉书·匈奴传》：“应曰：‘……臣闻北边

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

兽。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曾不哭也。’

天子有诏曰：‘勿议罢边塞事’”。［２］３７４８

由以上举例可知：（１）边塞一词的含义，或指边
境的广大区域，如甲、丁项；或指守边备塞的官员，

如乙项。（２）由边塞一词的使用对象来看，有皇帝，
有朝廷官员，如丁项；有边塞官员，如敦煌太守；还

有史书作者班固本人。总之，边塞一词含义明确，

使用对象遍及各阶层，可见从文本意义上讲，边塞

观念已深入人心。

从历史地理这一角度，来考察边塞问题，我们

会发现，西北民族的攻击掠夺始终是华夏腹地发展

的一大威胁。殷周与猃狁，秦汉与匈奴，隋唐与突

厥、吐蕃回纥等民族的冲突莫不如此。所以唐代郭

子仪曾说过“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羌戎，北虞猃

狁”。［３］长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不仅攻击

力极强，且防不胜防。因此，沿边境修筑长城，以边

为塞，据塞固守，是当时最为稳妥的办法。对此，

《史记》《汉书》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长城作为边

塞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修筑最早始于周王朝，《诗

经》中“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为明证。周王朝

不仅修长城，而且建立大量烽燧等传警设施，加强

边塞的防御性、预警性和协调作战能力。至六国

时，各国更加注重长城的修建。据《史记·匈奴列

传》载，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

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娄烦。筑长

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

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

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

七，而三国边匈奴”。［１］２８８５秦一统天下后，派蒙恬击

退匈奴，收复河南地，“因河为塞，筑长城，因地形，

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１］２５６５秦

长城西起临洮，过六盘直达上郡，此乃为后代明长

城“导夫先路”，正如唐诗人李益所言“汉家今上

郡，秦塞古城长”［４］。然秦中道覆亡，未能完全征服

匈奴，“河南地”失守。值中原陷入楚汉战争之际，

匈奴冒顿单于乘势崛起于蒙古大漠，“控弦之士三

十万”，［１］２８９０中原处于防守阶段。直到汉武帝时，

此种局面方得以改观。武帝时，国力强盛，具备了

反击匈奴的条件。卫青出击匈奴，“于是汉遂取河

南地，筑朔方，复善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

固”［１］２９０６，又迁徙十万余人实边，加强了边塞的防

御力量，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其后，霍去病

两次对匈奴作战，“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破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过居延，攻祁连山”，［１］２９０８使

匈奴受到沉重打击，导致其内部分裂。最后，卫霍

联手，各统帅５万骑兵深入匈奴腹地，匈奴伤亡近
１０万人，实力大减，“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
庭”。［１］２９１１由此可见，后代诗歌中的边塞主要以西

北地区的“河南地”、云中、雁门、榆关等为描写对

象；以汉代的人名官职入诗，如李将军、霍嫖姚、卫

青等；这些无不是由《史记》《汉书》最早作出记录

和描绘的。可见，《史记》《汉书》不仅仅只是后世

边塞文学的武库，而且是素材。

　　二　边塞英雄业绩的再现

秦汉之际，在与匈奴的长期战争中，涌现出为

数众多的边塞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的

遭遇也被后世文人所敬仰、传唱和效仿。而这些人

物功绩的彰显、风范的确立，正是有赖于《史记》、

《汉书》为他们作传。

李广将军是司马迁所着力描写的一位在边塞

战争中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李广“家世世受射”，

“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汉文帝叹曰：

“惜乎，子之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

道哉”。有人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曾为陇

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李广镇守右北平时，匈奴闻风丧胆，号之曰“汉之飞

将军”，“避之数岁”，犹如抵挡匈奴入侵的一方长

城。李广对待属下也特别体恤、爱护：“广之将兵，

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

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李广

还特别廉洁，“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

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然而，李广一生

又是不幸的，“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无尺寸

之功以得封邑”，而他的弟弟李蔡“为人中下，名声

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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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其不遇

若此”。后世诗人对于李广态度不一。有的赞其功

业，如王昌龄《出塞》（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万

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４］１４４４李白《塞下曲六首》（其六）曰：“烽火动

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

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胡

氛。”［４］１７００有的念其自身廉洁，爱护下属如同子女

一般。如高适《燕歌行》，一边批评唐代边塞战争中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黑暗现实，

另外又通过诗末“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

将军”，怀念像李广那样爱兵如子的将领。有的叹

其终生不遇，如李白《悲歌吟》“汉帝不忆李将军，

楚王放却屈大夫”。有的颂其技艺高超，如卢纶《塞

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

在石棱中”。［４］３１５３

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武帝朝属皇

亲国戚。《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虽然在字里行

间流露出对武帝给予他们照顾和回护的不满，但还

是能以史家之笔，写出了他们在对匈奴战争中所建

立的丰功伟业。武帝时代，基本解除了匈奴侵扰，

将其逐出漠北，这主要是由卫青、霍去病率十数万

大军经过反复征战所取得。元朔五年（前１２４年），
大将军卫青是何等的威风：“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

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

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骠骑将军霍去病又是何

等的壮怀激烈：“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

‘匈奴未灭，臣无以家为也。’”后人赞赏的正是他

们这种守边卫国的作为和不畏艰难险阻、气吞云汉

的气魄。唐人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三曰：“骏马似

风飙，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

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

姚。”［４］１７００其五曰：“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

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

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４］１７００即为其证。霍去

病以战功卓著得以陪葬茂陵，“为冢象祁连山”陵

墓本身的气魄是何等的雄伟。现存于陕西兴平县

茂陵博物馆的石雕有“马踏匈奴”、“跃马”、“伏

虎”、“野猪”、“卧象”、“牯牛”、“石鱼”、“石人”及

“怪兽食羊”、“野人搏熊”等作品１６件。这些作品
以其朴拙浑厚、雄大壮美的风格，反映了西汉的国

力声威和积极进取、奋勇开拓的时代精神，也铸造

了一曲无声的英雄主义颂歌。地上文物所无声昭

示的英雄精神，与《史记》《汉书》所载霍去病征讨

匈奴的辉煌业绩相印证。

《史记》《汉书》中不仅有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以死报国的将士，也有异族面前坚贞不屈、绝不投

降的民族英雄。《汉书·苏武传》中的苏武，便是其

中杰出的一位。人们最敬仰的就是他那“威武不能

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苏武奉

命出使匈奴，属下虞常、张盛参与劫持单于阏氏归

汉，事败被执。单于令先已投降的卫律治苏武等人

罪，此时虞常被杀，张盛已投降。然而当卫律欲杀

苏武，“武不动”。卫律又以自己因降得“赐号称

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的荣华富贵相劝诱，而

“武不应”。单于欲使苏武投降，“乃幽武置大窖

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砫雪与旃毛并咽之，数

日不死”。苏武在北海牧羊“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身处艰苦卓绝

的环境中而能坚持操守，必然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这种信念，除了儒家的节义观之外，就是对大汉帝

国的忠诚。苏武在后世成为民族英雄的化身，他忠

于祖国、民族的耿耿丹心直可与天地共久、与日月

同辉。每当民族危亡之际，苏武的名字，哀怨深婉

的“苏武牧羊”乐曲，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爱国

志士。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

一书札。

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水，饥餐

天上雪。

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

泪成血。（李白《苏武》）

除了上述彪炳千古、名显后世的英雄们，还有

众多不被广大民众所知的豪杰，也有赖于《史记》

《汉书》的记载，而保存了下来。如《史记》中的公

孙赞、李息、苏建，汉书中的赵充国、辛庆忌、傅介

子、陈汤等等。任文京《唐代边塞的文化阐释》一

书，将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一诗中“勒功思

比宪，决略暗欺陈”［５］８３２的“宪”解释为窦宪，固不为

错；然诗中的“陈”，绝非是指陈平。试想窦宪乃以

抗击匈奴成名，而陈平是为汉初名将，二人殊无可

比之处，岂可相提并论。此处的“陈”应是指汉元帝

时名将陈汤。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

功”。他出使西域时，意识到当时匈奴的郅治单于，

并非真心降汉，在未取得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当机

立断，集合部队，乘郅治单于不备，一举歼灭之。骆

宾王此诗是以边塞为题的，与陈平生平事迹无干，

故此笔者有上述辨正。

正是由如此众多的前赴后继，抗击匈奴之士构

成了中华民族史上抵御外侮的中流砥柱。在他们

身上形成了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不屈不饶的民族

气节和精神。这种民族气节和精神正是在《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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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等纪传体史书中得到弘扬和光大。

　　三　边塞风物的描绘

“风物”一词有三层意思：一是指风光景物，如

陶潜 《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二是

指风俗物产，如宋梅尧臣《送俞尚寺丞知蕲春县》

诗：“应见言风物，於今有贡
%

”；三是指风俗、习俗，

如《明史·西域传四·天方》：“马哈麻墓后有一

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飓风取水洒之

即息。当郑和使西洋时，传其风物如此”［５］。在本

文中，风物兼有上述三层意思。

《诗经》中的边塞诗有一些描写风景的诗句，这

类作品大体上是以雨、雪为载体或是表现对象，体

现士兵久戍异乡，思念故土的情怀。如《东山》：

“我徂东山，蝕蝕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采

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

霏。”王照圆云：“《东山》诗何故四章俱云零雨其

？盖行者思家，惟雨雪之际最难为怀。所以《东

山》劳归士则言雨，《采薇》遣戍则言雪，《出车》之

劳还帅亦言雪。”这两类意象皆为内地所常见。由

此看来，《诗经》里尚未对不同于内地的边地景物作

出明显的描写。边塞文学描写的边塞风景迥异于

内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一般说来，边景包

括自然景观，如边地的山川、沙漠、植被物产、气候

特征等自然风物，也包括人文景观，如边地民族的

衣食起居、年节美食、出行风格、宗教习俗等等。

《汉书·地理志》描绘了边塞的风土人情，“天水、

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

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

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

官，名将多出焉”。边地的民众，迫于艰苦生存条

件，面临外族的欺凌，形成崇尚武力的特有风俗，我

们可以从后世曹植《白马篇》“幽并游侠儿”，虞羽

客《结客少年场行》“幽并侠少年”等人物形象中，

体会到边塞少年侠者特有的气质。事实上，《史记》

《汉书》记载的一些诗歌中，已经对边地景物和生活

有了真切的描绘。如《李陵歌》：

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６］１０９

李陵本是汉朝的一员猛将，在一次激战中，因

矢尽而被俘，遂入匈奴。他在匈奴生活了多年，据

《汉书》载，昭帝即位后与匈奴和亲，召回苏武，李凌

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

凌泣下数行，遂与武别作此诗。此时采用汉人惯用

的骚体形式表达了作者对那次战争的感喟，以及败

后无奈的心情。诗歌基调低回哀怨，体现出李凌欲

归中原又不甘受辱的心态。

乌孙公主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６］１１１

据《汉书·西域传》载，“武帝元封中，遣江都

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王昆莫。公主至其

国，自治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

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２］３９０３诗中描

写了边族民众居住毛毡做的帐篷，以肉为食、奶为

浆的习俗，表达了诗人不习惯当地风俗，欲还故乡

而不得的悲苦。

总之，《史记》《汉书》中对边地风物多方面的

描绘，是十分真实而细致的。这些记载也成为历代

文人学士了解边塞风物的重要源泉和想象的依据。

南朝诸多诗人并没有亲身到过边塞和体验那儿的

生活，却都写出了数量不少且有相当水平的边塞诗

歌，这恐怕与他们阅读《史记》《汉书》中的相关材

料不无关系吧。

综上所述，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

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

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

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

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

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

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

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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